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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荣（1905-1987），女，李村镇上庄村人。旧时，张家
穷困不堪，椽无一根，地无一分，全家人住了两间烂草房。
张秀荣6岁丧父，母亲自卖自身离家出走，张秀荣只好与祖
母沿街乞讨。为维持生计，8岁那年被卖到王府村当童养
媳。男方家里也是一贫如洗，冬天睡觉没有被子，只好钻到
破麻袋里凑合。13岁那年圆了房，丈夫给地主打长工，生活
极端困苦。张秀荣先后生了10个孩子，但因为严重的营养
不良，再加上多灾多病，有9个孩子相继夭折。经受了太多
的煎熬，让苦水里泡大的张秀荣铸就了刚强的性格。

家贫遭人欺，是那个时代的特点。1944年，丈夫兄弟俩
被马姓地主打死，暴尸街头，婆母被活活气死。张秀荣悲愤
至极，怀抱未满百天的女儿到马家门前哭骂，面对狗腿子的
枪口，她凛然挺立，怒骂不止。之后，张秀荣掩埋了亲人，与
唯一的女儿栖身破庙，艰难度日。

1948年洛阳解放，性格豪爽的张秀荣把土改分得的缎
子被面撕成条条做彩带，带领妇女们上街扭秧歌。因为苦
大仇深，张秀荣积极参加农会，拼命工作，领导贫苦农民斗
恶霸斗地主，投身土地改革，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鉴于她的工作能力，领导让她担任村农会副主席和妇联主
任，因其有胆有识，人称“女包公”。

解放初期，被打倒的地主阶级不甘心失败，窝藏枪支，
妄图反攻倒算，张秀荣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安放眼线，搜集
消息，带领民兵去起枪，每次她总是走在前头。在她的带领
下，共起出十多批72支长短枪、数百发子弹以及大烟土等
物。她的行动引起了地主阶级的仇恨，多次设法谋害她。
有一回，她去县里开会，被坏人跟踪十几里，机警的张秀荣
躲进玉米地里才得以脱险。

在农业合作化中，张秀荣历任农业合作社社长、大队党
支部副书记等职，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受了数不清的磨难。
她多次出席县、地、省英模代表会，并当选为河南省第一届
人大代表。群众都说张秀荣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解放初期，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
艺术学院院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胡可，曾创作一个话剧本子《槐树
庄》，其中主人公郭大娘的原型就是张秀荣。1959年，该剧
在部队和北京公演后，得到了观众和戏剧界的好评，许多报

刊发表了评论文章，由胡朋出演的主人公郭大娘的形象深
入人心。

在一次国宴上，周恩来总理向罗瑞卿总参谋长举杯，祝
贺他领导下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拍出了《槐树庄》这部优秀影
片，一时间还引起某些外国使节的猜测，以为是祝贺当年边
界反击战的胜利呢。

作为电影《槐树庄》中郭大娘的原型，张秀荣的先进事
迹被广为传颂。1955年，张秀荣赴京参加会议，受到邓颖
超、蔡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和邓颖超、蔡畅同桌
进餐，成为老人最幸福的回忆，临终时，她还念念不忘这件
事：“邓大姐不断给我夹菜，对我太好了！”

巾 帼 豪 杰 张 秀 荣

伊滨人物

杨群灿

编 个 理 由 请 父 母
陈爱松

早上不到八点，门就敲响了，门外站着穿戴一新的父
母。从山沟老家到我住的镇上有十来里路，看来，父母很看
重这事，起了个大早。

今天我要请父母去洛阳吃饭。
这个决定源于一次朋友聚餐。那是家有名的自助火锅

餐厅，装修舒适，温暖如春，肉菜饮料、水果糕点，应有尽有，
随意自取。我暗自感慨：长这么大，第一次来这样奢侈的地
方!又想起一辈子呆在山沟里的父母，如果他们来，会多新
鲜，多高兴啊。悄声问了问朋友价格，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于是，决心就下定了。可是如何请得动父母呢？

一切准备就绪，给父母打电话。他们果然反对：“花那
冤枉钱干啥？你挣钱老容易？”我说我的文章发表了，如果
不要稿费，报社就送餐券，算替饭店做宣传。这餐券就是人
家送的。他们口气松动了：“那你带上孩子跟他爸去吧，我
们就不去了。”我说送了好几张，不去就作废了，他们这才答
应下来。

镇上通伊滨专线都快一年了，母亲还是第一回坐，走的
又是新路，两旁的景致让她时时惊奇着。我给母亲介绍说，

咱现在走的是伊洛大道，前面是高铁大道，高楼林立的地方
是商务中心……母亲几乎看呆了，说：“这真的是咱李村
吗？咱是不是坐错车了？”我说：“妈，放心吧，这就是咱新伊滨！”

过了伊河桥，不一会儿就到了饭店，父亲悄悄扯了扯母
亲的衣袖：“到饭店可不要多说话，让城里人笑话咱少见多
怪。”

在自助火锅餐厅柜台前，我拿出手机，报上券号和密
码，服务员引领我们坐下。母亲悄悄对我说：“原来真的不
掏钱啊！你爸还想着你哄我们呢。昨夜里他还念叨着你日
子不容易呢。”

餐厅里很温暖，顾客不少，火锅热气氤氲。在这热闹而
陌生的地方，父母仿佛做客一般，很拘谨。每人面前一个小
火锅，不往他们的锅里放食物，他们就不动手。女儿往桌上
拿东西，父亲阻拦，别拿多了，浪费。我知道他是担心花钱
多。我再三说可以随便吃，不计数，他们才放了心。

母亲一句话也不多说，只是睁大两眼，东看西看。餐桌
旁边有一条水槽，载着食物的小船缓缓漂过，母亲好奇地盯
着研究了好久。女儿去端奶茶，她不让女儿捎，也跟着去。

母亲说：“以前跟着你爸去赶集，都是空肚子去，空肚子
回。”我知道，因为日子艰辛，父母一向节俭，他们的口头禅
就是“宁买亏心物，不买便宜嘴”。我对父亲说，您以后可不
能再委屈俺妈和你自己了。父亲呵呵地笑，说：“村里谁来
这儿享受过？现在你妈跟着你享福了，就觉得以前我虐待
她了。”

我给父亲接了一杯咖啡，他啜了一口，说：“原来咖啡是
这么个味道啊。”

父母都老了，牙也不好，吃不了多少。但他们的喜悦和
满足分明写在脸上，我很庆幸这个决定。钱花在别处，也许
过一段时间就忘了，花在父母身上，却会照亮他们平淡的日
子，温暖他们寂寞的话题。

今天请父母吃饭，对我也是一种心灵的还债。回想起
来，每月我总有几次在外面聚餐，不是别人请我，就是我请
别人，却总忽略了父母还不曾进像样的餐厅吃过饭。其实，
最该请的，还是自己的父母啊！

女儿悄悄对我说：“妈，你看外爷外婆高兴的，以后我们
多在网上团购餐券，经常请他们来吃饭吧！”

钓夕阳 袁建胜 摄

十七岁那年，我开始到一所山村小学教书。
小学校既没有围墙，也没有校门，只有几间破烂的瓦房。
校长是个淳朴的山里汉子，魁梧的身材，红黑的脸膛，头顶有些秃，

爽朗地笑着说：“咱这儿虽然条件不好，但山里人都挺好的。”
真的，山里人的确都挺好的。每次走在路上，认识的、不认识的村

民们都会笑着和我打招呼。他们说，这么多年来，我是咱山村的第一个
公办女教师。我的小屋门口，常常会出现一些珍贵的礼物：金黄的小
米、又鲜又甜的红薯、饱满的花生、红澄澄的柿子、诱人的酸枣，甚至还
有金灿灿的野菊花……至今仍觉得那时煮的小米红薯汤最香最甜。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学生们一起到山上寻找春天。草儿绿
了，泉水叮咚，鸟儿啁啾，孩子们在我身边欢快得像一群小鸟。到了半
山腰，我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望着山下远处隐约可见的村庄，我竭力
辨认着家的位置，想着爸爸妈妈不知在做些什么，会不会念叨身处遥远
小山村的我，不觉泪眼模糊。

“老师，您快来看呀！”沿着学生手指的方向，我惊奇地看到，在一片
石缝中，夹着一株蒲公英，一株傲然怒放的蒲公英。细细的茎在风中摇
曳，高高擎着一朵小黄花，只有硬币大小，却绽放得那么灿烂、热烈，那
金黄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的眼睛。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地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
田震的歌声蓦地在心间响起，我突然感觉豁然开朗，我也要像这山上的
野花——这株小小的蒲公英一样，坚强执着地追求心中的理想，绽放属
于自己的那份美丽，不再自怨自艾，不再顾影自怜；不管在哪里，也不管
有没有人欣赏，只管默默地，静静地，怒放。

如今，我已经离开那所山村小学十几年了，依旧常常想起那个遥远
的小山村。我的眼前时常会浮现出那一幕——山上一株野花，开在乱
石丛中，那么坚强，那么执著。

山 上 的 野 花
宋炎红

我给女儿当学生

逯军红

女儿上幼儿园大班了，开始学写字算术。在大人看来
闭上眼就能写的字，对初学的孩子来说却是不小的挑战。
就说写2字吧，女儿学了三天才写得像回事，我本以为3字
在2字的基础上向下一弯就行了，应该好写吧，谁知女儿就
是学不会。我想，可能刚开始手还不灵活，就先放一放，等
学到10的时候，她果然会写3了。

女儿开始学一些简单的字了，为了从小培养她学习认
真、字迹工整的习惯，我对她要求很严格，字写得不好，必
须擦掉重写。时间一长，女儿就烦了，嚷嚷着不写了，说让
我当学生，她当老师。我说，行！然后开始写布置的“作
业”。我故意把字写得大小不一，让“老师”批改，“老师”
一个一个点着说，不行，擦了重写。我故作可怜地说：“老
师，还是你写得好，你写一行，让我照着写吧？”女儿开始一
笔一划地写起来，嗨，真工整了不少，当然，我也得认真再
写一遍。

做数学题时，我还当“学生”，让女儿给我出题。我做
完后“虚心”让她改，她改的同时，就如同又做了一遍。做
10以上的加法时，有一个小方法：记住大数，伸出小数。就
是把大数记在心里，小数伸手指，从大数开始一个一个数
手指。教了女儿几遍就是学不会。做题时，我故意问：“老
师，这数太大了，我的手指不够了，咋算呢？你出这题也太
难了吧！”女儿瞪着眼想，我就一点一点提示她，我“虚心”
问了几次以后，女儿学会了，一本正经地教我，说我笨，我
暗自偷笑。

过了一段时间，女儿的学习轻松起来，我的压力也小
了不少。不过，我这“学生”还想继续快乐地当下去。

夏天大张旗鼓地来，悄无声息地走，走到白露，天气凉下来——秋
天来了。

二十四节气里，我最喜欢白露，自然是因为那首广为流传的《蒹
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诗经》里能广为流传的句子不算太多，《蒹
葭》是其中之一，实在是因为它的意境太美，音节也美。

秋天、河流、芦苇、露珠、姑娘，结合在一起，是一幅略带忧伤的诗意
画面。

我国古代将白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
羞。念起来，很美妙的感觉，可细细一品，且慢，“群鸟养羞”真是好奇怪
的字眼。我特意查了一下，原来是百鸟储存粮食干果开始过冬的意
思。古人写字真是俭省，四个字就写尽了鸟类在秋天的忙碌，还留给人
想象的空间——百鸟都要储存粮食了，人呢？要怎样度过寒冬？

鸿雁来玄鸟归，鸟儿随季节迁徙，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不急
不迟。该出发了，就飞走吧，不管这个地方曾经留下多少记忆，该回来
时，又飞来继续生活。在人生中，面对繁杂，我们又能将自己的一颗心
迁徙到哪里？

群鸟养羞的日子，一切都有了苍凉的意味。又不单是苍凉，还有一
缕缠绵悠悠绕梁，让人心慌而忧伤，不知道怎么才好。像是河边的少
年，不知道如何跟在水一方的姑娘诉说自己的“溯洄从之”，又或许是明
知自己和她根本不可能，不得不放弃而又心有不舍，心思百转千回，无
以排遣，只好在每天清晨，早早站在河边，怅然地看那芦苇上的露珠
——白露。

白露时节，虫子也开始唧唧鸣叫。先是三五只，试探似地轻吟低
唱，很快，千百只虫子都跟了上来，在晚上振翅磨鞘，百般卖弄自己的欢
乐。白露难道是秋虫的狂欢节？让我们容许这狂欢吧，毕竟，一年只有
一个白露。

中国的节日大多有吃东西的习俗，比如端午的粽子和中秋的月
饼。相比之下，白露就默默无闻得多。我曾听南方的朋友说，他的家乡
有白露吃龙眼的习惯。每年白露这天的清晨，母亲都会给他一个甜甜
的龙眼。呀！这真是把白露当做节日一样过了。

白露，偶尔借一枚小小的龙眼，走到《蒹葭》的苍凉之外，写另外一
首安稳甜蜜的诗。

白 露
柳小离

朋友，你见过火镰吗？它是一种古老的取火器物，因外形酷似镰刀而得
名。

李村街历来有打制火镰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末。当时，以李
村北大街为主的火镰打制基地，仍存在有200人左右的从业队伍，尤以孙家制
作的最为精美。

孙家火镰不仅操作方便，且火镰主体铸有字号，根据主顾的不同需
求，镶嵌有各种饰品，产品行销整个洛阳地区以及邻近的安徽、山东、山西
等省份。由此看来，孙家火镰那时已成为人们认识和了解李村的一张“名
片”。

同当时流行的火镰一样，孙家制作的火镰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火石：一
般产自河滩，也有从山里采的，如老井村的火石沟，就以出产优质火石而得名，
纯度较高，所含成份和现代的火石类似。二是火绒：就是艾蒿的嫩叶，每当端
午前后，妇女孩子们就到野地里将艾叶采摘回来，晾干，然后揉成絮状备用。
艾蒿具有抗菌、防霉、防虫、镇咳祛痰的功效，民间自古就有“端午采艾，悬门户
上”、“居家常备艾，老少常无患”以禳毒气的习俗，因此先人们很早就把它做为
火引子了。三是钢条，这是最具技术含量的部分：大众化的就用一小块普通钢
条，打造成弯弯的镰刀状成为火镰的主件。比较讲究点的，在钢条上刻些纹
饰，把一块皮革镶嵌在弯弯的钢条内，制成当下坤包的样子，防止火石、艾绒等

物件丢失或受潮。更讲究的，会缀上一根好看的绳子，穿上一颗珠子或玉器，
反映了主人的品位和档次。

火镰是旧时居家生活的必需品，也是男人们的随身附属物件，特别是喜好
吸烟的男人们。它不同于鼻烟壶，鼻烟壶是富贵人家的饰物把玩，局限于少数
人群，火镰在民众中流行，具有特别的适用性、装饰性和操作性，其起始年月无
从考证，但它的消失确是因火柴和打火机的问世而被取代了。读武侠书，常看
到那些高来高去的武林人物，来到一个隐秘的地方，“晃亮火摺子”，估计这“火
摺子”比火镰会高级些，但至今不知它是啥东西。

从事过火镰制作的，现在只剩下两位80多岁的老人，其中，孙发德老人现
居住在李村镇李北社区，是位从事过火镰制作的老师傅，他说，火镰利用摩擦
起火的原理，反复让钢条与火石摩擦使之发热，然后用力猛击火石，产生的火
花点燃垫在火石下面的艾绒，再用艾绒引燃灯烛或准备好的软柴禾。老人忆
起旧时的情景时，说，男人们扎在一堆甩扑克、听说书、谈天说地的同时，“咔咔
咔”点上一锅旱烟，眉头的皱纹就舒展了，烦心的事儿就化解了，周围一支支烟
杆冒起了袅袅青烟，惬意的滋味抹去了一天的劳作疲惫。

那时，李村北街的许多小院里，从早到晚，“呼嗒呼嗒”的拉风箱声不绝于
耳，“叮叮咣咣”的锻打声此起彼伏，满街的空气中飘洒着艾香。如今，这种景
象只能去凭空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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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拥抱，如珍珠般在我的记忆中熠熠闪光。
那是一个冬天的中午，我像往常一样来到教室批改作业。学生们

见我来到教室，都争先恐后地围在我身旁。
“呀，老师，您的头发真香。”一个叫冰的学生突然说。她一边说，一

边踮起脚尖，凑到我身边，用鼻子去闻我的头发，一副陶醉的样子。之
后，她又招呼其他学生道：“不信，你们闻闻，真香，真香。”

学生们一个个挨近我，吸着鼻子，喊着：“嗯，就是，真香。”
我停下手中的笔，看着他们的模样，忍不住笑了起来，心想：多可爱

的孩子呀！我只是刚洗过头发。我轻轻摸了摸身旁学生的脑袋，说：
“谢谢你们的夸奖，以后老师会经常让你们闻到这香味。”

孩子们笑了，如春风中的花朵，鲜活明丽。
“老师，我想抱抱您，可以吗？”还是那个叫冰的女孩儿。她眨巴着

眼睛，期盼着。
“当然可以。”我离开讲桌，弯下腰，伸开双臂，示意接受她的拥抱。
她像小鸟一样扑到我的身上，两手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腰，脸上充满

了笑容，嘴里还说着：“我拥抱老师啦。”
“老师，我也要抱抱您。”
“我也要！”
“我也要！”……
学生们都争抢着要来抱我。我伸开双臂，声音响亮地说：“孩子们，

一起来吧。”
学生们欢呼着，簇拥着把我紧紧地抱在了中间。
我仿佛看见许多穿着白纱的天使围着我，翩翩起舞，那么美丽，那

么纯真，那么善良。哦！那不正是这些孩子们吗？顿时，心间升腾起了
异样的感动和幸福：爱创造了真善美，创造了奇迹！

拥 抱
杨红利

“枫叶杯”征文选登

挚爱亲情 时令走笔

家有儿女


